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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空间叙事理论介入戴望舒的诗歌文本分析，着眼于其中的空间意象以及空间呈现方式。 戴望舒诗歌

中的空间意象可以分为情境意象和主体意象，它们既是空间叙事元素，又具备奠定感情基调、时间空间化等功能，进而

组合产生整体空间效应。 戴望舒诗歌中呈现出诗意朦胧的地理空间、忧郁悲愁的心理空间以及生动立体的图像空间，
共同彰显出极具个人特色的空间叙事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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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 年，约瑟夫·弗兰克揭开了空间叙事理

论研究的序幕，他在《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一文

中首次从空间叙事的视角对现代小说进行了全

新的解读。 传统叙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小说

文本，然而伴随着空间叙事理论研究的不断深

入，诗歌的空间叙事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机遇。 约

瑟夫·弗兰克曾转引了 Ｔ·Ｓ·艾略特的一句话，
即：“它是一部不同凡响的长篇小说，只有受过诗

歌训练的感觉力才能完全鉴赏它。” ［１］ 借此说明

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类似于现代诗歌的建构

模式，由此表明，他对诗歌是一种空间艺术的观

点持肯定的态度。 谭君强从三个层面介入了抒

情诗的空间叙事研究领域。 其一：他从雅格逊的

信息传达交流过程出发，认为抒情在广义上讲，
也应该属于叙事的一种，只不过其所叙说之事，
是人们的情感思绪。 其二，他从抒情这个角度出

发，认为抒情的同时一般伴随着叙事，抒情和叙

事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其三，在此基础

上，他分析论证了诗歌是一种空间艺术，诗歌这

一文体就在空间叙事研究中具有了研究对象的

学术意义。 本文将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出发，力图

在恰当的阐释中发掘戴望舒诗歌中空间意象和

空间呈现方面的特色。
一、戴望舒诗歌中的空间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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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当叙事元素的空间意象

正如小说的叙事基本元素是情节一样，诗歌

的空间叙事元素也就是一个又一个生动形象的

空间意象。 空间意象在诗歌的空间叙事中有多

样的存在形式，从空间叙事的功能性上看，诗歌

的空间意象可以大致分为情境意象和主体意

象 ［２］ 。 前者是标识空间位置、地点的一类意象；
后者主要是描述叙述对象、活动的一类意象。 比

如《夕阳下》中，“晚云在暮天上撒锦……我瘦长

的影子飘在地上” ［３］３ 中的“暮天上” 和“地上” ，
《闻曼陀铃》 中， “ 从水上飘起的” ［３］２６ 中的 “ 水

上” ，这些都是典型的情境意象。 前、后、上、下、
内、外、远、近、左、右等空间方位词是情境意象的

典型标识。 人在感知周围的世界时，总是以自我

为中心的，其他的事物则在空间中与我们保持一

定的方位和距离，如果以自身为原点建立一个空

间直角坐标系，那么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在这一个

空间直角坐标系中拥有一个专属的位置。 因此，
空间方位词内含了以人体为原点的空间直角坐

标系，表达了人们感知事物时的一种空间经验，
含有极大的空间感。

主体意象和情境意象的关系就像是“红花配

绿叶” ，情境意象是绿叶，主体意象是红花。 主体

意象是一首诗歌的中心意象，它对一首诗歌而言

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作为诗歌空间叙事的着

眼点而存在，通常被情景意象描述的空间位置所

限定。 主体意象因为情景意象的限定而彰显，二
者一起构成了更为具有空间感的场景。 在刚才

提到过的《夕阳下》第一节中，晚云在高高的暮天

上漂浮着，从天上洒下的晚霞映照得溪水一片金

黄，而诗人自己则站立在溪水旁，被夕阳拉长的

影子飘落在地上。 由于情境意象的作用，一个巨

大的空间被支撑开来，天地之间别无他物，只有

天上的云霞、一条溪水、诗人自己以及他飘在地

上的影子，这一苍天暮色的情境，使每一位读者

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诗人那低回哀吟的悲凉

之情。
（二）空间意象在叙事中的作用

首先是奠定诗歌中的感情基调。 朱光潜曾

说： “ 每 首 诗 …… 都 必 有 一 幅 画 境 或 一 幕 戏

景。” ［４］ 无论是绘画也好，戏剧也好，都有其发生

的具体情境，诗歌也是如此，诗歌的空间叙事必

定在某一具体的空间场景中展开。 这一具体的

空间场景往往由一个或者多个情境意象组合构

成，它在诗歌的空间叙事中有奠定诗歌的感情基

调的作用。 在《断指》中，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

一个书橱空间，并且这书橱是“老旧的、满积着灰

尘的” ［３］４４。 这一空间中还包含着一个更小的空

间，即酒精瓶，瓶中浸放着的是一位牺牲友人的

一根断指。 书橱的空间是陈旧的、肮脏的、死气

的，给人一种审美上的不适，而其中的酒精瓶这

一小空间也给人一种冰冷病态的感觉。 读者在

进一步的阅读中，竟发现存放在这样两重令人不

悦的空间中的是人的手指，恐惧、厌恶之情油然

而生，令人不寒而栗。 当然在后续的叙述中，读
者的这种感情可以因友人的牺牲事迹显现出来

的英雄面貌而有所缓和，但书橱和酒精瓶这一情

境意象一开始所奠定下来的低沉冰冷确是贯穿

始 终 的。 再 如 《 野 宴 》 “ 对 岸 青 叶 荫 下 的 野

餐” ［３］７４中的“对岸” “青叶荫下” ，这一情境意象

构筑起来的清新欢快的空间场景，则奠定了一种

郊外野餐时自然放松的感情基调。
其次是时间空间化和凸显空间。 历代先贤

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时间的流逝问题，时间的一维

性和单向性决定了它永续向前并且永不回流。
时光易逝，韶华易老，面对这样的时间流逝，人的

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庄子》中就说“人生天地

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５］ 。 其实，诗歌

的空间意象同样可以表现稍纵即逝的时间，在某

些时候“空间已成为一种时间的标识物” ［６］ ，在
将时间空间化的同时，凸显出了作者心中具有特

殊意义的空间事物。 在《过旧居》中，诗人在诗名

中点明“旧居”这一空间意象，接着进一步描绘了

旧居的物理构造：“露台、窗、几架书、两张床、一
瓶花。” ［３］１３９这样的空间意象勾起了时间之海里

诗人的幸福的回忆： “妻如玉，女儿如花” ［３］１３９

“单听他们亲昵地叫，就够人整天地骄傲” ［３］１３９

“亲手煮的饭，想起了就会嘴馋” ［３］１４０。 这是战前

诗人同家人一起生活的时间，它温馨、甜蜜、幸
福。 美好的时间被诗人凝滞在了“旧居”这一空

间意象当中，当“旧居”出现的时候，那些尘封的

美好时间里的场景便会重回眼前。 不过现实并

不会因诗人的想法而改变，但那被凸显出来的

“旧居” “露台” “窗” 确确实实 “原封不动” ［３］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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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停滞住了那段对诗人而言美好的时间，让人一

读仿佛看见了那过去的幸福时光。 同样的效果

我们在 《 断 指 》 《 我 的 记 忆 》 等 诗 歌 中 也 可 以

看到。
最后是暗示和象征作者的思想。 意象是诗

人创作出来的具有意味的形象，它能在读者阅读

的时候，带领读者进入到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

界，带给读者独特的审美体验。 意象的表象和本

质之间的沟通和互动，丰富了文本的层次，拓宽

了诗歌的叙事空间。 这一点，也可以用结构语言

学的知识来理解。 在能指和所指这一组关系中，
能指就好比意象本身，而所指就代表意象所暗示

和象征的本质。 所不同的是，诗歌空间叙事中的

能指并不单单是作为一种语言符号而存在，其本

身也具有丰富可感的意义。 戴望舒的诗歌深受

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暗示和象征的运用在他的

诗歌中比比皆是。 象征派强调以意象表现心境，
用意象的呈现象征主观的思绪。 他们说，要给赤

裸的思想穿上衣服，在诗歌中，意象就是思想的

衣服。 因此，戴望舒诗歌中的暗示和象征主要是

通过他诗歌中的空间意象来表现的。 戴望舒的

《印象》就是他诗歌空间意象发挥暗示和象征作

用的代表作。 “铃声、小小的渔船、青色的真珠、
颓唐的残阳” ［３］５７，这几个空间意象彼此之间并没

有什么关联，只是作为一个个单独的部件存在于

诗歌的整体空间中。 但是我们在仔细揣摩这几

个意象的共同点时会发现，这几个意象都象征了

一种由光鲜美妙的“显”到灰暗迷蒙的“隐”的感

觉，一种渐次消失不在的“印象” 。 对于这种“印

象” ，人们的看法并不统一，存在象征着渺茫的爱

情、象征着寂寞、暗示着人生理想的不能达成等

观点。 但正基于此，它留给了读者巨大的想象余

地，也为诗歌本身创造出了巨大的叙事空间。 同

样如此的，还有《雨巷》中的“丁香姑娘” ，《我底

记忆》中的 “破旧的粉盒、颓垣上的木莓” ［３］２９，
《秋蝇 》 中 的 “ 秋 蝇 ” ［３］８３， 《 致 萤 火 》 中 的 “ 萤

火” ［３］１２９等。
（三）意象组合的整体空间效应

在诗歌的空间叙事中，空间意象是并置于诗

歌中的，这种并置对于习惯了时间线性阅读的读

者而言，把握起来可能会有一定的障碍。 但是，
只要掌握了正确的介入方法，不仅可以正确解读

诗歌，还能因为突破了传统视角而延长审美感

受。 龙迪勇曾谈到“为了把握现代小说的空间形

式，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总体阅

读” ［７］ ，简言之是要有耐心地反复阅读，更重要的

是要注重从整体上体会作品。 在把握诗歌意象

组合的整体空间效应时就需要采取这样一种“总

体阅读”的方法。 “对整体的理解不过是对各部

分及其配合的理解的结果” ［８］ ，单个的空间意象

可以是精彩的，但是不具备整体空间所具有的更

为深刻立体的效果。 在诗歌的总体阅读中，单个

空间意象相互联接而成为的整体空间意象，它的

内涵并不是单个空间意象画面的简单拼接，而是

一种有机的组合，整体空间意象是立体的、动态

的、富有深意的。
比如《我用残损的手掌》的前半段中，“这一

角的灰烬、那一角的血和泥、这一片湖、长白山的

雪峰、 黄 河 的 水、 江 南 的 水 田、 岭 南 的 荔 枝

花” ［３］１３２等空间意象，分别形成一个个单独的画

面，在空间关系上彼此相互独立。 但当读者运用

想象力将相互并置的单个图像连接成为一个整

体时，沦陷区的画面才最终得到彰显。 后半段

“辽远的一角” ［３］１３２这一空间意象的描绘，可知这

是我党领导的解放区，诗人歌颂她，寄予其爱和

希望。 诗的前半部分形成一个灰暗阴冷的意象

空间，后半部分的空间则充满了光明温暖。 两个

意象画面互相矛盾，共存于一个完整的中国。 这

个中国，虽然苦难深重，但革命的火种毕竟已经

种下，人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

里，永恒的中国” ［３］１３３一定会来到。 前半段中“摸

索” ［３］１３２的动作，将沦陷区的一幅幅图景串联起

来，使得诗歌画面具有了连续性，不再是单个的、
平面的、静止的空间图景。 在“摸索”的过程中，
诗人运用通感的手法，以触觉代替视觉、嗅觉、味
觉。 他不仅“摸” 到了 “灰烬、血和泥、雪峰彻骨

的冷” ［３］１３２，还“摸”到了“江南的蓬蒿、繁花和嫩

柳的芳香、南海的苦水” ［３］１３２。 在细腻的空间意

象描写中，诗歌呈现出一幅多感官交融的生动立

体的空间场景。 诗歌的后半段中，“我把全部的

力量运在手掌” ［３］１３２中的“运”同样表达了这样的

叙事效果。 这种意象组合带来的生动立体的整

体效应，在《夕阳下》 《流浪人的夜歌》 《雨巷》等

诸多诗歌中都能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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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望舒诗歌中的空间呈现
（一）诗意朦胧的地理空间

在诗歌空间叙事的呈现形式当中，最容易被

注意到的应该就是地理空间。 在诗歌的空间叙

事中，通过对不同地理空间的描绘，可以抒发出

诗人不同的情感，同时这些情感也会影响诗人和

读者对地理空间的看法。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诗

歌空间叙事呈现形式的地理空间，其内涵不仅仅

只是 “ 地 志 的 空 间———即 作 为 静 态 实 体 的 空

间” ［９］ ，而是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是附着了大

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的文明内涵的地理

空间。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现代派的领军人物，他
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词文化的熏陶，在其

诗歌中，古典元素处处可循，充满诗意的地理空

间在其诗歌中比比皆是：《残花的泪》中的“寂寞

的古园” ［３］１６，《雨巷》 中的“雨巷” ［３］２７，《林下的

小语》中的“幽暗的树林” ［３］３４，《深闭的园子》中

的“五月的园子” ［３］９１，《过旧居》中的“旧居、窗、
露台” ［３］１３９等。

戴望舒最著名的诗歌当属《雨巷》 ，他因这首

诗而得到了叶圣陶先生的推荐，并因此获得了

“雨巷诗人”这一称号。 《雨巷》写于 １９２７ 年，当
时戴望舒的内心至少经受着革命理想的破灭和

爱情的受阻这两件事的折磨。 在这种情况下，
《雨巷》当中撒满了诗人个人内心的悲愁、忧郁以

及整个时代大环境的压抑、苦闷。 《雨巷》中的地

理空间非常固定，只有一条 “ 悠长又寂寥的雨

巷” ［３］２７。 雨巷是悠长寂寥的，是狭窄逼仄的；雨
巷飘着细雨，淅淅沥沥，单调而又无休无止。 悠

长绵延的雨巷就像诗人无尽的愁绪，绵绵的细雨

又加深了这种愁绪的浓度。 一个人在这样的雨

巷里彷徨，内心又是这样的压抑苦闷，诗人当然

“希望 逢 着 一 个 丁 香 一 样 的 结 着 愁 怨 的 姑

娘” ［３］２７，来与他共同诉说排解这雨中的哀愁。 诗

人在描绘丁香姑娘时，充分调动起了知觉，不仅

有淅沥沥的雨声，还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

样的芬芳” ［３］２７，并且进一步写出了内心的感觉，
是“丁香一样的忧愁” ［３］２７。 这是一个和自己一

样忧愁着的姑娘，一个多么理想的倾诉对象，无
论是倾诉自己的理想，还是自己的爱情，抑或是

什么别的思绪。 但是这位丁香姑娘毕竟不会真

的存在，她和诗人一同出现在雨巷之中，一虚一

实，亦真亦幻。 在她走近，四目相对，她只“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３］２８便匆匆飘过，甚至连一句期

待之中的交流都没有。 心中充满了希望，盼着她

的出现，盼着与她一诉衷肠，但却以失望告终，这
更加深了诗人的愁绪。 诗人是站在原地的，迎着

她走 近， 又 目 送 她 “ 飘 过 ” ［３］２８ “ 走 尽 这 雨

巷” ［３］２８。 这也在一个侧面写出了雨巷的悠长，以
及诗人身处其中，首尾均不能相顾的无力与孤

独。 “丁香空结雨中愁” ［１０］ ，或许古人早已为这

一幕做好了批语。 微微的细雨，一段梦幻般的相

遇，朦胧的诗意充满了雨巷这一地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戴望舒诗歌叙事空间中的地

理空间不仅充满了朦胧的诗意，而且在其变动地

理空间的过程中，甚至能起到空间时间化的效

果。 在《村姑》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中，地理空间在

“ （取水处）———柳树下———冬荫树下的旧屋———
厨房———门槛———猪圈———（吃饭处） ” ［３］７２ 的转

换中，丝毫没有提及时间，但是读者在这样的一

种地理空间的转换和村姑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的

行为之中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时间的流逝：由白

天进入到了晚上。 第五节首句，“在暮色中吃晚

饭的时候” ［３］７２，诗人也点明时间已进入到暮色

中。 时间的变动蕴含在了地理位置的转移中。
（二）忧郁悲愁的心理空间

爱德华·索亚将列斐伏尔提出的第二空间，
即精神的、想象的空间进行了扩充，认为它“也是

艺术家和诗人纯创造性思维的空间” ［１１］ 。 因而

可以说，诗人的诗歌创作是表现自我精神世界的

一种形式，在这一表现过程中，建构出的是一种

心理空间。 作为诗歌空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一个诗人都有其独特的心理空间，并且与地理

空间相联系。 也就是说，虽然心理空间是诗人在

精神世界能动地构建出来的，但它也与诗人所处

的自然历史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戴望舒生于 １９０５ 年，逝于 １９５０ 年，其生前

所面临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可想而知。 杜衡说“做

人的苦恼，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
并非从养尊处优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望舒，当然

事事遭到” ［３］５４。 戴望舒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十分

深厚，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传统观念中匡扶

乱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不可能不

对他产生影响。 事实上，他的人生实践也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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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 １９２７ 年写作《雨巷》时期，他因为参加

进步活动而不得不避居友人家中；１９４２ 年又因宣

传抗战诗歌而被日本人抓捕入狱。 在他 ４５ 年的

生涯中，他有过三任妻子，却两度为爱自杀，最后

一任妻子也出轨背叛了他。 解放后他移居北京，
却又在正该大展抱负的新社会因病早逝，年仅 ４５
岁。 他的一生，如果按照“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

来说，是相当失败的。 不仅爱情、婚姻不幸福，人
生理想也因为现实的阻碍不能实现，他的苦闷、
失落、忧愁、抑郁是可想而知的，他就像被永久地

困在了那“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３］２７之中。
“……徒劳的奔走和挣扎，只替他换来了一

颗空洞的心” ［３］５４，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现实的处

处受阻，他只能寻求精神上的超脱，显现出一种

老庄避世超脱、自然无为的思想来。 在《赠克木》
中感叹“我们只是倏忽渺小的夏虫井蛙” ［３］１２０，既
然如此，还追求什么呢？ 还能追求出什么呢？ 因

为宇宙是“无量数、无限大” ［３］１２０的，作为渺小的

我们，在蓬蒿之间起落、安度自己短暂的春秋不

就可以了吗？ 在《寻梦者》中，他又说“你的梦开

出娇妍的花来了” ［３］９５，但却是“在你已衰老的时

候” ［３］９５，表明了他看待世事一种虚无的态度。 在

《寂寞》中，他又说“寂寞永存” ［３］１２５，于是自己只

好“夜坐听风，昼眠听雨” ［３］１２５，在颠倒的时光中

感悟自然的风雨变化，终于“悟得月如何缺，天如

何老” ［３］１２５的宇宙运行的所谓真理。 《古神祠前》
中的“前世和来世的逍遥游” ［３］１００等也是类似的

倾向。 这些都表明了他受到老庄道家思想的影

响，企图摆脱现实生活带来的苦闷抑郁。
然而纵观他短暂的一生，他并没有真正求得

这种身心上的超脱，或者说他还是没有放弃自己

人生的追求。 《元日祝福》中，他说“新的年岁带

给我们新的希望……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 ［３］１２７；《我用残损的手

掌》中他不也已经看到了那“永恒的中国” ［３］１３３了

吗？ 北京和平解放后，他积极参与新社会的建设

工作，先后参加第一次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

大会、全国诗歌工作者联谊会，还担任新闻出版

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并从事编译工作，为
新中国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才能。 只是这种心

中充满着希望的日子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终究只

占少数。 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住着的大多数还是

“寂寞的生物” ［３］６５ “年轻的老人” ［３］８０，是 “寂寞

的夜行人、可怜的单恋者 ” ［３］６６，是 患 了 “ 怀 乡

病” ［３］３８ 的 忧 郁 的 “ 梦 都 子、 百 合 子、 八 重

子” ［３］６２－６４。 对家国前途的担忧，对时代现状的失

望，对自己遭遇的感伤，加上中国古典文化以及

法国象征主义忧郁的熏陶感染，使得戴望舒形成

了自己的独特气质，展现成为其诗歌中忧郁悲愁

的心理空间。
（三）生动立体的图像空间

在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之外，戴望舒诗歌的

空间叙事中的图像空间呈现也可圈可点。 戴望

舒说“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 ［３］６９１，显现出他反

对在诗歌中建构精彩的图像空间的倾向。 但综

观其诗歌创作，美轮美奂且富有深意的图像空间

比比皆是，这不能不算做是他诗论和诗作中相矛

盾的地方。 其实，就算是他的诗论本身，也有自

相矛盾之处。 他说“诗不是某一个感官的享乐，
而是全感官或超感官的东西” ［３］６９２，既然是“全感

观”的，那么为何又把服务视觉的“绘画”排除在

外呢？ 他又说“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
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 ［３］６９２，这“旧的

古典的东西” 中是否包含那些 “诗中画” 呢？ 答

案应该是肯定的。 在他的诗论与诗作之中，存在

着明显的矛盾，这应该算作他观点的不足之处。
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丰富完善，便与世长辞。 其

实，作为中国新诗现代派象征主义代表人物的戴

望舒，深受中国古典诗词文化的熏陶，早年又受

“新月派”的影响（当然，在他的中后期极力反对

“新月派”的“三美”等僵化的主张） ，对于诗歌叙

事中图像空间的构造与运用，已经深深融入了他

的诗歌创作。 诗歌图像空间的创造与呈现，主要

依靠的是空间意象的运用。 通过单个空间意象

的有机组合最终呈现出生动立体的整体意象，实
现更高意义上的、动静结合、富含深意的图像空

间呈现。 在上文中提到的 《我用残损的手掌》
《夕阳下》等诗歌中，就能见到这种生动立体的图

像空间。
《我用残损的手掌》中，鲜活的抒情人形象跃

然纸上：他的内心是悲痛万分的，他的身体是残

缺不全的，仿佛一个伤痕累累、奄奄一息的战士。
但他还 是 要 用 自 己 “ 残 损 的 手 掌 ” ［３］１３２ 去 “ 摸

索” ［３］１３２自己心中热爱的祖国，并经由这“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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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起处处破碎的山河。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

个战火纷飞的图像空间。 《夕阳下》中，空间场景

的 构 建 更 加 明 显。 高 处 的 “ 晚 云、 残 日、 暮

天” ［３］３，低处的“溪水、影子” ［３］３，远处的“远山、
落叶” ［３］３，近处的“老树、荒冢、蝙蝠” ［３］３，勾勒了

一幅 黄 昏 时 分 的 寂 寞 图 景。 “ 锦、 金、 紫、 清、
幽” ［３］３等词将整个画面染上了白昼将尽、明暗交

错的低沉色彩；而“撒、飘、啼哭、哀悼、飞舞欢迎、
流、迷上、私语、归来” ［３］３ 等词，或比喻，或拟人，
赋予景物以动态，调动起人们的视觉、听觉、触觉

等诸多感官，则进一步使得整个场景生动立体了

起来。 空间意象的切换推动了时间的向前，在诗

歌的最后一节中，“幽夜偷偷地从天末归来，我独

自还恋恋的徘徊” ［３］３，时间已经由 “残日” 到了

“幽夜” ，照应了第一节 “我瘦长的影子飘在地

上” ［３］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叙事结构。 “在

这寂 寞 的 心 间， 我 是 消 隐 了 忧 愁， 消 隐 了 欢

快” ［３］３一句卒章显志，诗人虽称自己不喜不愁，
但他的内心明显是寂寞的，这种寂寞的心境和诗

歌中的空间场景融为一体，充满了古典诗歌的意

蕴，营造出一个生动立体的图像空间。
三、结语

本文从诗歌的空间叙事角度出发，运用空间

叙事理论，对戴望舒诗歌的空间叙事情况进行了

分析研究。 从戴望舒诗歌中的空间意象、诗歌中

的空间呈现两个方面来论述戴望舒诗歌创作上

的特色。 空间意象在戴望舒诗歌空间叙事中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不仅充当了叙事元素，而且

具有奠定感情基调、时间空间化和凸现空间等的

作用。 单个空间意象构筑而成的整体空间还具

有生动立体且富有深意的效果。 根据戴望舒诗

歌中空间呈现的不同层面，将戴望舒诗歌中的空

间分为了地理空间、心理空间和图像空间。 通过

对这三种空间的细化解读，戴望舒的人生历程、
思想变化、诗艺追求等方面也都得到了相应的

展现。
作为现代派象征主义的代表，戴望舒是我国

新诗发展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他的诗歌创

作一方面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

放眼世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的诗学理念，融古

化欧，为中国现代诗坛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戴望舒诗歌的魅力和价值，在半个多世纪后

的今天，仍然经得起审视，他的诗歌是他留给后

人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１］约瑟夫·弗兰克 ．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Ｍ］ ．秦林芳，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９．
［２］闫建华 ．试论诗歌的空间叙事［ Ｊ］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３２（４） ：８７－９５．
［３］戴望舒 ．戴望舒诗全编［Ｍ］ ．梁仁，编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
［４］朱光潜 ．诗论［Ｍ］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４０．
［５］王先谦 ．庄子集解［Ｍ］ ．沈啸寰，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１８９．
［６］龙迪勇 ．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 Ｊ］ ．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３（１０） ：１５－２２．
［７］龙迪勇 ．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Ｊ］ ．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１０） ：６１－７２．
［８］莱辛 ．拉奥孔［Ｍ］ ．朱光潜，译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０１．
［９］程锡麟 ．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概述［ Ｊ］ ．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１１） ：２５－３５．
［１０］李璟，李煜 ．南唐二主词笺注［Ｍ］ ．王仲闻，校定 ．陈书良，刘娟，笺注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８．
［１１］爱德华·索亚 ．第三空间［Ｍ］ ．陆扬，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８５．

［责任编辑：周哲良］

·０２１·

周 　 强 戴望舒诗歌中的空间意象和空间呈现探析


